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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梁金凤

近来，《剃刀边缘》《黎明决战》等多部
谍战剧荧屏热播，波澜诡谲的地下工作再次成
为大家关注的热点。3月21日，抗战时期从事潜
伏工作的周正老人在济南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
采访。已是95岁高龄的他，谈起当年潜伏的往
事，娓娓道来，带我们回到阴霾密布的战争年
代。

决不做亡国奴

周正祖籍菏泽定陶，1922年出生于新浦
（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家中兄弟姐妹四人，
他排老二。父亲虽会些木匠手艺，但在那个动
荡的年代，家里仍一贫如洗。小的时候，读不
起书，后来，国民党政府推行义务教育，周正
才上了公立小学。学校宣传青少年要爱国，要
进步，老师所讲的“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
故事，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都让周正的爱国心萌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
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1938年徐州会战期
间，侵华日军为打通陇海路支援徐州战场，发
兵5万，水陆并进侵犯连云港。日军出动航母轰
炸连云港，掩护陆军抢滩作战。守城中国军队
在孙家山、东西连岛和大桅尖等地与日本鬼子
拼死血战，数次击退日军进攻。中国军队守卫
连云港市区289天，伤亡惨重，终因弹尽粮绝被
迫向西撤退，连云港沦陷。

家乡被日军侵占，年少的周正心理受到了
极大的冲击：“从小就受爱国主义教育，我知
道不能当亡国奴！”

周正有个要好的同学名叫郭守凯，比他大
一岁，却要成熟很多。他跟周正说：“我们要
不然逃了吧，不要在这待了。”“我也不想当
亡国奴，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儿。”郭守凯说：
“东南方向好，我有一个亲戚李万丰在灌云
县。”于是，两人结伴去了灌云县。

“李万丰家里相对比较有钱，不排外，对
我也不错，但是毕竟是寄住在别人家里，住时
间久了也不好意思。当地有一个地方武装，领
导人叫黄镇五，家庭比较富裕。听说武装队在
招人，我就跑了过去。到了才知道，人家有要
求，不要太矮的。那时候我才15岁，身高不
够，我就耍了一个小花招，找了一块瓦片垫在
鞋里，这样穿上鞋个子刚够参加标准，他们就
把我收去了。”想起当年的小机灵，周正笑了
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黄镇五在一次战斗中不
幸被打伤了头，命保住了，但是也没法参加革
命了，队伍没了领导很快就散了。

周正的父亲当时在区公所当号手吹号，他
就去投奔了父亲。不久，父亲年纪大被辞退，
就去东泰庄地主家做饭。“地主叫王西九，大
儿子在复旦大学读书参加了共产党，二儿子也
深受哥哥影响，有杀敌的愿望。一到他家，他
二儿子问我知不知道红军？我那时候并不知道
红军，只听说过共产党，因为国民党蒋介石有
口号：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共匪。”
周正说，上小学的时候，国民党在海州师范学
校抓了20多个共产党员，在火车站附近枪杀了
他们。“国民党说是处决土匪，我当时就不相
信枪杀的是土匪，他们穿戴比较整齐，根本不
像土匪，心里明白他们所说的土匪应该就是共
产党。王西九二儿子一直跟我说共产党如何
好，帮助穷人，说红军的武器是苏联造的，枪
上有望远镜，盯住瞄准了，一打一个准。红军
留给我的印象特别好，因为他们救济穷人。”

一天，周正在路上碰到了三四个穿便衣的
人，他们都有枪，其中一个还拿着手提式冲锋
枪。“他们笑话我一通，说不参加救亡活动干
什么去？就让我跟他们走。我跟着他们到南双
港见了地主许二老爷许电华。因为和许电华的
夫人是老乡，格外亲切。”

1940年，第十八集团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
政委黄克诚，率领东进支队来到苏北进至淮海
盐（城）阜（宁）地区，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
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五团团长覃健所带
的部队，进驻周正所在的村子。周正发现，覃
健所带的队伍跟老百姓很亲热，跟国民党的部
队完全是两种感觉，内心很向往。

晚上，覃健泡完脚，周正主动要去倒水，
被覃健的警卫员拦住了。覃健说：“小朋友，
多大岁数了？”周正回答：“十六了。”覃健
说：“年轻人要参加抗日救亡行动，不要在家
待着。”周正问：“要不要我？要我的话，我
就跟你们一起去。”许电华说:“我们一道都参
加。”

后来，这支武装队伍被编入第五纵队滨海
大队，周正在五连，不久任二排排长。“我上
过小学，有点文化，还喜欢唱歌，部队开大会
时，常带本连与兄弟连队互相拉歌，活跃部队
生活，我教战士学新歌也快。那时常唱的抗战
歌曲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歌》
《红缨枪》等等。”周正回忆，那时候部队打
鬼子、打伪军、打国民党顽固派，也打土匪。
“16岁那时还没有枪，就用红缨枪。不久之
后，给我发了一把汉阳造，我高兴得不得了，
感觉很荣耀。”

咬牙接下“死亡任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不久，第五纵队
改编为新四军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周
正所在的滨海大队称为三师滨海大队。1941年9
月，新四军三师九旅与四师十旅建制对调，滨
海大队改建为滨海军区二团，也称三师十旅一
支队二团，团长汪洋，政委吴书。“在后来的
几次部队文艺汇演中，十旅文工团注意到了
我，点名调我到剧社。”那时文工团团长是夏

林，政治指导员蒋覆（后改名蒋捷夫），教员
有许以倩、李文慧、李文涛，团员中有谢铁骊
等人。

1942年，日军从淮阴、连云港、徐州等地
出兵七路向淮海区包围进攻，反扫荡形势严
峻，文工团部分人员各回原来部队，周正又回
到了二团。

“一天，团政委吴书找我谈话，说决定派
我到新浦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事发突然，我
想，也许是领导觉得我比较机灵，又会演戏，
适合做秘密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坚
决完成任务。”

吴书告诉周正，这次任务主要是搞敌人情
报，如日军和汉奸部队的驻地、番号、主官姓
名、武器配备等方面的情况。并说，做地下工
作有严格的纪律，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
回到家乡干个小买卖当掩护开展工作。

“我从没做过这种工作，虽然服从组织安
排，但自己感到难度很大，危险性很大。吴政
委说，你看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没什么要
求，可说心里话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领导和战
友。如果我真要回不来，牺牲了，请组织上设
法把我的尸体埋在东山底下我外祖父坟地旁，
并一定向我母亲保密。我母亲身体不好，操劳
了半辈子，我弟兄姊妹四个，我母亲最喜欢
我，要是知道我死了，母亲一定受不了。吴政
委说，不要想那么多。我说，能不能让我带着
自己的手枪？吴政委说，不能带枪。我说，带
枪不为别的，紧急关头我留两颗子弹，一颗给
敌人，一颗我自己自杀。吴政委说，看你，想
得太多太具体了，别说这些了。大胆工作，小
心行事，你身后有组织的支持。”周正说。

执行任务之前，团保卫干事兼敌工站站长
吴泉友给周正介绍了地下工作的一些基本常识
和地区的社会情况，教给他当地帮会安清帮、
道德会的一些术语，找来一些相关书籍让他仔
细阅读牢记，还教给他怎样应付敌人，怎样交
结各种道上的朋友。

短短几天的培训结束，周正领了一些经
费，到集市上买了一件蓝布大褂、一顶棕色礼
帽。“我特意几天不戴帽子，光着头晒太阳，
避免敌人哨卡检查时发现头上有戴军帽的白印
迹。部队还给我找了一辆半旧自行车。”

离开部队时，周正仍然很难过，他实在舍
不得离开部队首长和战友。“吴政委是知识分
子，平日里对下级很关心很照顾，大家很有感
情，上下级关系比亲兄弟还亲。临行前，吴政
委一再叮嘱我，要严守地下工作纪律，严守秘
密，无论如何不能暴露。尽管作了较充分的准
备，可真到了出发的时候，还是觉得此行会是
有去无回，感觉有些壮烈。”

上午出发，一路上顺利通过日伪军的几道
哨卡，骑自行车走了不到一小时，周正就进入
敌占区。

煤粉厂巧遇“同行”

到了新浦，周正先住进了他大舅杨立奎
家。

“大舅家也很穷，住在陇海路铁道南约200
米一片水洼旁边的一间小破房子里。大舅靠给
人修房子做工挣点钱维持生计，生活很困难，
但人很好，很忠厚老实。”周正说。

安顿下来后，周正就开始考虑开展工作。
任务很明确，要侦察敌情，就要先熟悉周围环
境。“说来也巧，我另一个舅舅家的表弟在新
浦干交通警察，那时交通警察实际上是以维持
社会秩序、解决居民纠纷为主。尽管我对这个
干伪事的兄弟没什么好感，但从工作考虑，没
事就与他闲拉呱，了解些情况。”

过了几天，周围环境基本熟悉了。周正找
到了附近一个煤粉厂，煤粉厂紧挨着日军兵营
的后院，他扮作运煤的劳力，用煤灰往脸上胡
乱抹了两把，把草帽低低地扣在头上，一边帮
着往煤场里推煤车，一边暗暗望鬼子兵营里
瞅。“兵营里有大炮但看不见，只能看到十几
匹东洋马。我就注意鬼子的出入活动情况。”

煤场另一边是一片空场，附近有座寺庙。
没想到，在这里周正竟然碰到了熟人。“这人
叫张仪康，原来也是淮海军区文工团的，这时
穿一身警察局的服装，一看就是混上了官面的
差事。我怀疑他是叛变投敌的，而他也怀疑我
是脱离了队伍跑出来的。”

双方照了面，谁也躲不过去了。张仪康主
动过来搭讪，拉着周正的手说：“走，一边说
话。”走到没人的空地，他问周正：“你怎么
来的？”周正也问他：“你怎么来的？”

“我们彼此察言观色，互相揣摩。我想，
如果他是叛变投敌的，应该不会领我到没人的
地方，而是会用别的方式对待我。这样我心里
多少有数了，估计他和我是同行。最后他说，
你先说你怎么来的？我说是老吴让我来的。他
马上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他也是老吴让来
的。我们顿时感到无比亲切。”

看张仪康已经穿上了警察制服，行动很安
全，而自己还立足未稳，周正有些着急。“我
说，敌人扫荡，形势危急，我的任务很明确。
你能不能想办法给我办个身份证件？他沉思片
刻，让我第二天上午到警察局二科去。”

第二天上午，周正来到警察局二科，张仪
康给他编了个住址，打着同学的幌子，让同事
给帮着办个证件。就这样，周正顺利拿到了一
个警察局二科科员证，科员证也可作身份证件
用。“有了证件，我心里踏实了，不怕被查
了，可以大胆出门了。”

周正首先将目光瞄准了他的小学同学张志
忠。“张志忠是我小学时一个要好的同学，他
家开了个麻将馆，招徕人来这里打麻将、推牌
九赌博，靠开赌场抽头。聊得多了，周正有意
无意地说起他家隔壁南邻的事情。

原来，周正发现，隔壁这家人总是带着武
装人员出入，但都穿便衣。两家之间是用芦苇
编起来的帐子篱笆墙，虽然糊上了泥巴，但上
面有很多缝隙，两边说话都互相听得清清楚
楚，人影活动也能看得见。

张志忠告诉周正，这家住的人姓杨，是别
动队的杨大队长。周正问：“别动队是干什么
的？”张志忠说：“是归皇军直接领导的一支
队伍。杨大队长过去干过共产党，投降到皇军
这边来的。”张志忠的这句话引起了周正的警
觉，“我问别动队人不少吧？张志忠说，杨的
身边有三四十个人，皇军很器重他，给他配备
得很好，一人一辆自行车，一支长枪，一支匣
枪。”

起初，周正不敢详细打听，怕引起别人怀
疑。后来逐步了解到，杨大队长名叫杨步仁，
他原名叫王凤鸣，曾于1939年8月在鲁西南苏鲁
豫边区，与暗藏在我党内部的王须仁一起，制
造了湖西“肃托事件”，造成整个苏鲁豫边区
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给革命造成极其严重
损失。”当时王须仁是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
边地委组织部长，王凤鸣是驻在湖西的苏鲁豫
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逃跑后投靠了日本
人，当了汉奸，并改名杨步仁，隐藏身份。先
在汪伪七十一旅李亚藩部任营长，后向日伪申
请了特别番号皇协军别动队，自任大队长。这
处房屋是王凤鸣的丈人家，他老丈人名叫孙汉
卿，当时是新海连市兴隆镇的镇长。”

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正感到事情重大，在
回淮海根据地交通站汇报情况时，向上级报告
了有关杨步仁的情况。“上级指示，你一定要
提高警惕，密切注意杨的动向，并介绍了湖西
事件的经过和杨步仁的罪恶。这样我就暂时住
在了张志忠家。”他没事就在张家麻将桌上，
耳边听着人们对周围事物的议论，眼光留意着
隔壁杨家出出进进的都是些什么人，有什么动
向。在这里，一来便于自己安全隐蔽，在杨步
仁眼皮子底下，日伪方面很少来人盘查；二来
可以探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广交“朋友”打探机密

后来，周正得知张志忠的一个同学就在别
动队里。“他年纪比我们大些，当时大概二十
七八岁。我寻找机会接近他。一次他的母亲过
寿诞，我和张志忠就相约去拜寿。”周正谎称
自己作买卖手头上活泛些，抢着付钱买了礼
品，与他渐渐熟悉，见面可以聊聊见闻了。

“一次我问他，几天没见了，去哪儿了？
他说，我们讨伐去了呀。我说，讨伐是什么意
思啊？他说，打共产党啊。我问，去哪儿打共
产党啊？他说去了一些地方，像赣榆、山东临
沭，具体地名如石臼所、陶鲁，等等。他还
说，他们有时候是跟着日本人一起出去，有时
是别动队的人自己出去，夜里骑着自行车，随
身带步枪短枪，没有机枪。我假装关切地对他
说：‘你可要小心啊，南边不远也有共产党，
听说装备着苏联造的带望远镜的步枪，几里路
一打一个准，万一出点事，你家里还有老婆孩
子，可怎么办啊。’后经了解得知，他们这支
别动队一般不敢碰我滨海军区的部队，只是出
去夜袭我们的农救会村干部。”

慢慢地，周正从这个人口中了解到不少情
况，如附近日军的番号、装备、长官姓名年龄

等等，还通过他认识了别动队的其他一些人，
利用各种机会和他们混在一起，以至于周围老
百姓以为周正也是别动队的。

借由这些关系，周正还结识了伪军“和平
军”的一个叫蒲应龙的连级军官。蒲应龙的父
亲伯父都在新浦，蒲应龙家的长辈蒲开玺在新
浦名盛一方，影响很大。蒲应龙的父亲也在
“和平军”，官比蒲应龙大一点。

一来二去，周正和蒲应龙熟识了，就跟他
说：“我在警察局干，没劲，其实我在沭阳干
着买卖，生意不错，但来往路上不便，能不能
给我弄身军服穿，钱我拿。”蒲应龙说：“那
好办。”

很快，军装弄来了。“那时候一些零碎的
军用品都好买，汉奸、鬼子的商店都有卖的。
我置办了一套帽花、中尉领章，自称中尉副
官，买了双马靴，还买了一把东洋刀。这样装
扮起来，我就便于活动了。”

靠着这些关系，日军、“和平军”、别动
队的活动去向周正都可以基本掌握了。那期
间，日军、别动队主要是向北即山东临沭一带
活动，“和平军”主要是向西向南即徐州以东
和灌云一带活动。其军事活动主要为扩大地盘
和武装，去打共产党的队伍。“敌伪的兵力及
行动方向，配备的武器，我有些是事前知道
的，有些是事后知道的，渐渐都掌握了。为了
与这些关系拉近距离，我常装作好意地提醒他
们：南边的共产党很厉害，你们出去可要千万
小心。与他们熟了，他们也不避讳我，说话间
就会透露出许多有用的消息。这样我获得的情
报就比较准确比较快捷。慢慢地我就有些经验
了，情报很容易就搞到手了，而对方还浑然不
觉。”

获得情报后，要及时送往交通站站长吴泉
友那里。吴泉友一般在边缘区活动，离新浦六
七十里地，周正赶到那里要骑自行车约三个小
时。身穿伪军服，挎着东洋刀的周正，一路上
没人敢惹，临近交通站驻地时再把衣服换下
来。

“1943年底到1944年上半年，我的情报工作
因为迅速准确，得到领导的高度评价。”周正
说。

冒险购得电台元器件

此时，周正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原来，支
队的电台出了故障，台长找交通站站长求援。
站长感到很为难，因为这不是交通站的工作范
围。台长又去找了支队政委张克辛陈述了一
番，说电台不通等于瞎子聋子，对于部队实在
是至关重要。要求了几次，张政委答应了。

这天，周正到交通站汇报完情况，吴站长
说：“你先不要走，张政委有事找你。”

见了面，张政委说：“我们支队的电台出
了故障，我们没有其他途径解决，只好找你办
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有很大风险，希望你能完
成，想法购买一部发报机，买不成就买需要的
元器件。”张政委让电台的人开了一份采购清
单，交给了周正。

回到新浦，周正开始采购。“当时电料行
都是日本鬼子开的，需要的元器件有些有的
卖，有些没有。一些重要的电子元器件控制很
严，要凭宪兵队的证明才能出售。我找张志忠
的那个同学帮我开出了证明，买了几种元器
件，但是最重要的几样电子管这里没有，只有
青岛才有。”

为了完成任务，周正又找人开了证明，办
了通行证，乘日本人的商船从连云港前往青
岛。“青岛这么大，我该找谁？去哪里买电
料？看到船上一个小伙计，我就和他攀谈起
来，和他商量，下船后请他带我到市里转转玩
玩。其实我也是想趁机了解一下驻青岛的日军
的有关情况。因为做情报工作久了，对敌方的
一切事情都有兴趣。我掏出三十块钱送给他。
那时三十块钱可不少了，顶他半年工资了。他
千恩万谢才收下。”周正说。

到岸后，小伙计要为日本商船采购蔬菜副
食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他的服装上有商船的
标记，上下船都不受检查。小伙计很热情，带
着周正转了八大关一带。当时那里是日本宪兵
队的驻扎地。“一路逛去，中山路、聊城路上
都是日本人的商行。在一家大的商行里，我说
要买一部发报机，店家说要证明。我掏出证
明，店家又说，先生对不起，要换成日军驻青
岛宪兵队的证明才行。我掩饰道，那好办，改
日我再来，便揣起证明离开。”整机买不成只
好买元器件。凭着证明，周正把需要采购的元

器件分散到几家商行买齐，以免引起怀疑。为
保险起见，他又买了三盒纸盒包装的日本产的
药品“灵宝丹”，把药取出来，把零件放进
去，照原样封好，包装严实，从外表看就是三
盒日本灵宝丹。

购好所需的元器件，周正当天购票乘火车
到济南。回想起来，他感慨，一路上不是“坐
火车”，是“站火车”，车厢内满满的，人挤
人人挨人，动弹不得。“我是站在车厢座位的
靠背上，手扶着行李架，上不去下不来，又渴
又累，就这么十几个小时一路晃荡到了济南。
过去没来过济南，不熟悉情况。下车后买转往
徐州的火车票，是第二天的，要在济南住一
夜。我就在附近转一转。纬三路北头，当时有
不少妓院，有些是日本人开的，常有日本人出
出进进。我还转到了经二路邮电大楼一带，那
时感觉大楼那么高啊。”

第二天上车时，因为人太多，周正没能挤
上去，无奈只得改签下一班。“火车开到枣庄
薛城附近时停下来了，说是前边铁路被炸，前
一列火车颠覆出轨了。我挤下火车去看了看，
火车机车和前几节车厢翻倒在铁路边的沟里，
沟沿上用苇席盖着一些尸体。想来后怕，我若
是赶上这趟车，搞不好也摊上了，那我购买电
台元器件的任务也就泡汤了。那时火车有些车
次不分客货，客车也拉货，前几列是客车，后
边是货车。这么一来耽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
易到晚上才到了徐州。”

周正此前到过徐州，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
悉。那时是汉奸郝鹏举部在此驻扎，周正在这
里再次转车往新浦。铁路上列车经常遇到些这
样那样的事情，走走停停，头天晚上上车，直
到第二天晚上十一点才到新浦。

“那时新浦就像个镇子，也就三万多人
口，路上也没什么行人，路灯也不亮。折腾了
几天我也够累的，就去了舅舅家。舅妈给我做
了点吃的，好歹算是几天来吃上的一顿热饭。
可躺下来一时又睡不着，想着这次任务因为种
种原因延迟了好几天，组织上会不会以为我出
事了，得尽快回部队向领导汇报。”迷糊了不
到五点钟，周正就醒了。他洗了把脸就急急告
别舅妈，到原来寄放的地方取出自行车。离开
新浦十来里地了，天才亮。“当时一心想着赶
时间向领导汇报，根本没想到安全问题。”

到了根据地的支队驻地，沭阳县的藕池
庄。恰好二团团部和交通站也住在一起。“部
队刚吃过早饭。听说我回来了，许多人跑出
来，嚷嚷着：周正回来了！几个人把我抬起来
往上扔，大家热情拥抱我，拍打我，热闹异
常，高兴异常。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啊？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地方党组织的灌云县
联络处主任陈少新叛变了！灌云及附近新浦、
沭阳一带的地下工作人员都归他管。我是部队
系统的，按照纪律我们不发生横的联系。但因
为我当时的情报工作比较突出，他知道我。在
他叛变后带敌人到我活动的地区抓了几天没抓
到我，他也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战友们还告诉周正，听说他被鬼子汉奸抓
去严刑拷打，打得头破血流，没有吐露半点机
密，只是勇敢地回答自己是共产党员！“我
说，这是哪里的事啊！战友们问，那你到哪里
去了？我说支队张政委派了一项重要任务，路
上耽搁了几天。战友们纷纷说，真是万幸啊！
就这样，事先谁也无法预料到的事情，我无意
中躲过了一劫。”

周正将这次去青岛的任务情况向领导作了
汇报。吴书政委安慰他说：“你这次任务完成
得很好。陈少新叛变后，灌云一带几个县的地
下联络线被敌人破坏很严重，几近瘫痪，你先
不要回去了，先休息几天吧。”

“后来，吴书政委说：‘这次派你去敌占
区，真是有些舍不得，但上级一再要求加强情
报工作，要抽调精干人员去敌区，团领导研究
时思来想去，认为还是你各方面条件合适，阶
级立场、战斗表现、文化水平、应变能力都很
出色，事实证明选择是对的。’团长汪洋也
说：‘当时我也不舍得派你去，因为知道这是
一项死亡任务，最大可能是有去无回。’后来
得知，支队先后派往敌区的11名侦察员，最后
只回来我一个。牺牲的同志中，最年轻的朱环
同志年仅18岁，是被敌人押到集市上当着老百
姓的面用铁棍活活打死的。”

不久，淮海区党委决定成立一个实验（京）剧
团，由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主任李一氓负责
剧团筹建。周正被调到剧团工作，从此离开了战
斗部队。后随团来山东，在山东文协任党支部书
记；1948年起，先后在济南军管会、省文化局工
作；1973年调山东省体委。1986年离休。

（本版稿件与山东省委老干部局合作）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⑩

“我从没做过这种工作，自己感到难度很大，危险性很大。如果我真要回不来，牺牲了，请组织上设法把我的尸体

埋在东山底下我外祖父坟地旁，并一定向我母亲保密。”

周正：潜伏敌占区执行“死亡任务”

周正 扮作商人执行任务的周正

1945年，周正在苏北淮安表演慰问华中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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